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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获取方法研究进展





































收缩频率和正常心脏有所不同［7］。2013 年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发表一篇文章，将人的诱导多能

























































1964 年 Organ culture 一书在巴黎以法语的形式出










法。最初是由 Fell 和 Robison 创立，将器官碎片
或器官放置在覆盖有凝固的血浆和鸡胚浸出液的
表面皿上培养［30］；② 琼脂基质培养法。1952 年 
研究人员在含有胚胎抽出液的琼脂培养基上直接
放置器官的方法进行器官培养［30］；③ 漂浮法 ； 
④ 格栅培养法 ；⑤ 交替暴露于培养液和气相培养
法。19 世纪 60 年代，人们探索了人小肠体外培
养的方法，并获得了关于器官培养条件的一些经 
验［31］。总结器官培养的主要关键点包括 ：① 器官





















因素，细胞在培养过程中，一般需要 5% 的 CO2 浓
度和 95% 的空气，而器官对 O2 的需求量则大大增
加，在心脏［7］和小肠［31］培养过程中 O2 的浓度达
到 9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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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医学之窗·
抑制 Y1 受体信号传导改善胰岛移植效果
  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是 1 型和 2 型糖尿病的病理特征，同时也降低胰岛细胞移植成功率，在此我们
要阐明的是 Y1 受体信号通路抑制 β 细胞释放胰岛素，并探索药物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可行性。移植 Y1 受
体缺陷的胰岛细胞能使化学诱导的糖尿病小鼠高血糖症更快得到纠正，而通过短期药物阻断移植小鼠和人
胰岛细胞 Y1 受体同样能获得类似效果。另外，非肥胖型糖尿病小鼠予以 Y1 受体拮抗剂治疗会延迟糖尿
病的发生。机制上，Y1 受体信号抑制胰岛 cAMP 产生，进而通过 CREB 调控通路下调几种糖酵解关键酶
及 ATP 的产生，因此，调控 β 细胞中 Y1 受体信号通路将提供一种独特的疗法，用于改善 1 型糖尿病和
胰岛移植时发生的胰岛素分泌不足的病理状态。
金鹏，编译自 Nat Commun，2017，8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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